
2024年11月4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朱 洁
美术编辑：肖星平
校 对：谭智方

03

诗歌

向秋天
告别
葛 鑫

秋，你悄然地来

步伐不急不缓

温柔地，铺满金黄

又坚定地，迈向远方

落叶，是你的信使

带着往昔的斑斓

轻轻诉说，风中呢喃

每一片，都是岁月的喧响

果园里，果实累累

甘甜中藏着希望

菊花笑，在东篱下

三角梅，热烈如霞光

红枫如火，手掌般张扬

霜叶红于二月花

栾树多变，果实如灯

点亮了，秋的华章

农家院里，丰收欢畅

金黄玉米，火红辣椒

蒜辫长垂，石榴咧嘴笑

冬藏的姿态，迎接希望

雁阵南飞，流云飘荡

辽阔秋色，动人心弦

挥一挥手，与秋告别

心中却，满是不舍与留恋

秋已尽，雁声高

天空遥远，梦想如潮

让我们，与秋合影

说声：“秋天，再见！”

带着留恋，带着感激

前行在，时光的长廊

秋天的美好，心中永存

成为力量，迎接新的畅想

向秋天告别，不是终结

是对未来的，期许与盼望

在秋的尾声，找到勇气

迎接每个，新的曙光

随笔

柿柿如意
肖 斌

历代文人对柿子多有记述，清·丘逢甲《山村

即目》说：“林枫欲老柿将熟，秋在万山深红处。”10

月底的某日，一早去摘柿子。本来据我观察，湖南

的柿子还未全熟，可每天出门散步的老妈，回家后

就一再跟我唠叨她看到的情况：没了，快没了；黄

了，都黄了。老妈说的“没了”，指的是公园里谁都

可以摘的那两棵柿树，被人摘得差不多了；“黄

了”，是说柿子熟得很好了。我不为所动，正因为丘

逢甲这里说的“柿将熟”，将熟未熟，时候未到，时

未到乃强求，他人可为我不为。

柿子将熟和熟了，一般人可能难以分清。将熟

的柿子拿回家，放几天就红了。哪怕没黄、还是青

的，放米缸里用米盖住，也只要几天就红了。市场

上买的柿子都是红的，分不出熟没熟。但树上的柿

子熟没熟，我知道，需要“三看”。

第一看树叶的颜色。唐·皮日休《开元寺客省

早景即事》说：“客省萧条柿叶红，楼台如画倚霜

空。”地上掉的以及仍在树上的叶子红了，柿子才

熟了。像宋·白玉蟾《三衢舟次》说的：“柿叶翻黄枫

叶红，一江涨起芦花风。”白玉蟾说的正好是我这

次看到的黄颜色，这颜色其实不够，白玉蟾应该是

没有吃他诗里描绘的这棵树上的柿子，“柿叶翻

黄”时柿子还不到本来味道。第二看树叶的数量。

唐·张均《岳阳晚景》说：“洲白芦花吐，园红柿叶

稀。”柿子没熟够，虽然地上已经掉了一地的叶子，

但仍长在枝上的，还足够遮掩住柿子的倩影。要到

张均说的“叶稀”，树上的叶子快没了，只零散地挂

几片，这时的柿子才熟了。第三看鸟有没有来吃。

宋·郑刚中《晚望有感》说：“沙鸥径去鱼儿饱，野鸟

相呼柿子红。”有没有鸟来吃柿子，是最直接、最准

确的判断方法。鸟来吃的时候，树叶肯定是很少

的，否则树叶会碍鸟事。

我摘过鸟来吃时的柿子，那个味道，任你用

什么方法催熟、随你加了什么添加剂、哪怕用了

太上老君的仙丹炼化，都比不上饱吸天地精光、

日月精华的柿子好吃，因为这是柿子的本来味

道。柿子为了繁衍后代，一定要勾引鸟来吃它，它

为鸟献出的，是它最好的味道。去年我在树上，第

一个到手后，忍不住，马上手掌手背擦，擦没擦干

净不管了，迫不及待塞嘴里，一口就吞掉，像猪八

戒吃人参果。哇呀！那个甜、那个鲜，沁人心脾这

词不及九牛一毛。我在树上的高度看得到被鸟啄

过的柿子，鸟对树上的柿子很不珍惜，这一颗那

一颗，一簇簇，柿子带着伤口挂在高空，鸟只吃几

口就不要了。我第一次站在树上吃手擦柿子，一

口气连吃了五六个。

柿子熟时摘，不像这次我去摘，枝条还抓得很

紧，要费力气，工具要左碰右击加旋转绞断，柿子

才离树。而且不是果实直接掉落，而是连着柿子的

枝断了，柿子才离开树体。摘熟柿子那就完全不同

了：工具要小心翼翼靠近，不要碰到枝条，柿子只

要一沾边，它就落袋子里了。要是不小心碰到枝

条，工具还在半途，柿子就掉到地上，摔得稀烂。

摘柿子粗略分，有三种。第一是打落。这次我

去时，地上摆放着几根长杆，散摊着一些柿枝，低

处的柿子半个也无，这是被站在地上的人仰望着、

举杆打落的结果。第二是延长工具。还是站在地

上，但是工具要大大延长。跟我同去的霞宝，她站

在地上挑，她手中拿的钢杆是 7米长。即便有 7米，

她够得到的也只是树中间偏上部分。第三是像我

一样，爬上去。我爬上树，霞宝的长杆正在我平视

之外的位置忙碌。而我在树上，还要使用 4米长的

钢杆，我钩到的是尖上的柿子了。

宋·何梦桂《秋思有感》说：“芦花雁断无来信，

柿子霜红满树鸦。”还没到鸟肯吃的时候，可树上的

柿子已不多了，我见好即收，剩下的留给鸟吃吧。

历代文人记述柿子的诗句很多，这说明柿子

和人们关系融洽，大家都喜欢吃柿子。小文自以为

“柿”，祝各位柿柿（事事）如意，健康第一！

我的伯伯刘大杰
彭季寅

大杰伯伯离开我们 20 周年了。作为

亲人，我觉得是时候、有必要为他、为家

人、为后人写点东西。

2004 年学术期刊《测绘通报》第 6 期

发布一则简讯：“我国著名大地测量学

家、测绘教育学家，同济大学教授刘大杰

先生因意外不幸于 2004年 6月 3日逝世，

享年 64岁……刘大杰教授长期从事大地

测量学与测量工程专业的教学、科研工

作，指导和培养了一大批高水平的硕士

生、博士生、博士后，为我国测绘科学事

业作出了卓越贡献。他的逝世是我国测

绘界的一大损失。”

（一）

大杰伯伯是家人的骄傲和家族的榜

样。他的父亲刘炎是茶陵一中的老师、总

务主任，母亲陈晚霞是小学老师，毕业于

攸县师范学校。可以说大杰伯伯生长在

书香门第。他还有四个弟妹，大明、大英、

大忠、大成。我母亲刘晚花是他的表妹。

因为母亲坚称自己是留在家里当儿子

的，并说与他是兄弟，所以我称呼他为伯

伯，而不是舅舅。

大杰伯伯的父亲在 1958 年就过世

了，作为家中长子，伯伯那时上大学（不

用交学费）还要设法挣钱补贴家用。参加

工作后，他将大部分工资交给母亲，帮助

抚养弟妹直至成人，以至于自己三十多

岁才结婚。

大杰伯伯的妻子比他小 10 岁，是茶

陵老街邻居家的女儿，他们育有一儿一

女。他工作很忙，很敬业，但是常常牵挂

家人，时常写信给姨奶奶，有时间也回来

看看。每次姨奶奶谈及他，都满脸的自

豪。我们为了姨奶奶的健康，没人告诉她

大杰伯伯已先她离世。2005年，95岁的姨

奶奶过世时，似乎冥冥之中感受到大杰

伯伯的不祥。

大杰伯伯对于我来说既亲切而又

陌生，亲切是因为母亲讲得多，陌生则

是因为见面次数并不多。记忆最深的一

次是 2003 年春，他回茶陵探亲，虽已 63

岁 ，但学校因工作需要并未批准其退

休。他多年没回家，我陪他看了茶陵古

城墙、茶陵铁牛、茶陵一中等地，他非常

高兴。不想，这次见面竟成永别。2004 年

6 月噩耗传来，我们整个家族都沉浸在

悲痛之中，他还不到 64 岁，就这样毫无

征兆地突然离去了。

（二）

大杰伯伯是著名测量学家、测绘教

育学家，这是同济大学和测绘界给予他

的高度评价。

1957年 9月至 1962年 7月，他在武汉

测绘学院大地测量系五年制本科学习。

1962 年 9 月作为优秀学生留校任教，先

后为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大地测量系、工

程测量系助教，大地测量系讲师、副教

授、教授。他的学科专长是测量数据处

理，能熟练掌握德语和英语。1991 年 2 月

任同济大学测量与国土信息工程系教

授、博士生导师。

大杰伯伯长期从事测量数据处理和

卫星大地测量的科研和教学工作，在近代

测量平差理论和方法、GPS卫星定位的数

据处理、GIS空间数据的精度分析与质量

控制、卫星定位网与地面网联合平差和整

体大地测量等方面取得了开创性的成果。

大杰伯伯主持或参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项目4项以上、国家测绘局项目4项以上、

国家土地局项目 2项以上，获国家科技进

步奖等奖项 10 多项。他的研究成果得到

广泛应用，对我国的测量数据处理和卫星

大地测量的应用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关于大杰伯伯学术厉害我听过两则

小故事。一则是抗美援越战争时期，越南

专家辗转找到了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当时

还很年轻的大杰伯伯，请求他解决涉及战

争的测量数据处理问题，据大英姨娘说，

大杰伯伯看完问题后，极短的时间就解决

了。第二个是我亲耳听到同济大学教授讲

的。他说：“大杰教授是测量测绘界的权

威和泰斗级的人物，他在的时候，别的数

据处理专家不敢来同济大学讲学，怕有

班门弄斧之嫌。”这虽是溢美之词，也包含

了同行对伯伯的尊敬之意，从侧面也说明

了大杰伯伯学术业务之精湛。

最能说明大杰伯伯的学术能力和业

务水平的莫过于同济大学 1997年 3月 15

日推荐其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候选人时的

推荐意见：“刘大杰教授是我国著名的大

地测量专家，多年来，在大地测量数据处

理和卫星大地测量领域内取得了创造性

的成绩，刘大杰教授在大地测量平差理

论和方法方面有很高的造诣，作为主要

执笔者编著的《广义测量平差》《控制网

测量平差》和《测量平差基础》等著作及

许多论文，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在这一学

术领域的发展……九十年代，刘大杰教

授在全球定位系统（GPS）的数据处理和

应用方面进行了深入广泛的研究，主持

标志了实用价值很高的 GPS数据处理软

件，在国内外得到了推广，对 GPS应用于

我国的经济建设起了重大作用……”

大杰伯伯桃李满天下。他的学生有

领导、有企业家、有知名学者，其中不乏

院士。他的突然离世，令人猝不及防，他

的学生、朋友从四面八方来到同济大学

悼念他。此情此景，在悲伤中，让亲人感

受到有一些暖意！今年 6 月 3 日，来自欧

美和日本以及全国各地的学生代表数十

人奔赴上海同济大学测绘与地理信息学

院，哀思伯伯逝世 20 周年。时隔 20 年，竟

还有这么多的学生、朋友自发地为他开

追思会，这的确难能可贵。

2024年10月底，第三届北斗规模应用

国际峰会在株洲召开之时，我又想起了我

的伯伯刘大杰。正是有像他这样一代又一

代测绘专家的努力，我国的北斗规模应用

才能像今天这样市场化、产业化和国际化。

斯者已逝，风范长存……

真情

悠悠洣水河
唐臻科

进入茶陵县地界后，沿途的山势陡然险

峻巍峨。

一波一波的黛绿从眼前逶迤而过。这波

及眼帘的绿色，使得些躁动烦累的心绪，突

然间就变得宁静而清凉了许多。

因部分地段修路造成的颠簸，再加上沿

途两岸高耸着山的夹持，进入茶陵的公路，

看起来也就变得越来越狭窄。

我心想，如此逶迤险峻的高山之中，必然

会有好水。我的眼睛随着车辆的不断行进，一

直在追寻着与水有关的另外一道风景。果不

其然，车过一层更为狭窄的山门之后，左下边

一道靓丽的风景出现了。蜿蜒的青山脚底，一

条澄清、幽绿的河水沿着道路的延伸涓涓而

流。不知名的山花点缀着山林。

这条沿着公路不断延伸的河水，在夏风

的吹拂下荡起阵阵涟漪，随着山势的蜿蜒伸

展着曼妙的身姿，山随水动，水流山移。静静

流淌的河水，宛如一位温顺而矜持的少妇，

显得是那样的淡泊从容。在峡谷跌宕处却又

激情满怀，绽起银珠般的浪花，就像一位勇

士高歌猛进所向披靡。让你看到了高山下河

水流动时那种大自然的野性美。

这就是湘东地区有着“历史长河”“红

河”美誉的洣水河，也是有名的文化之河。

走进洣水河，你仿佛就像是走进了一副流

动的山水画，是那样的淡雅宁静却又激流澎湃。

有着茶陵“八景”之首的“洣水环流”景

观最为出彩，并留下了许多经典的神奇传

说。传说观世音来云阳山云游，发现该地无

水，要侍童下山挑水久而无果，便随手将净

水瓶往云端一倾，便有了这条洣江。登高观

景，从山顶俯瞰洣水好似从蓝天飘逸而下

的银绸，汇文江、茶水，半抱茶陵城，流经云

阳山洪山庙峡谷，悠悠北去。云阳山下的文

江、茶水两条支流因自然现象加山水的影

响有时略带浑黄，便形成了“金线吊葫芦”

的奇观。这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据资料记载，洣水河是湘江三大支流之

一，发源于罗霄山脉西麓的炎陵县枝山。这

里有中华民族先祖的安息之地炎帝陵，也有

中国革命的红色摇篮——茶陵县，在这里，

毛泽东亲手缔造了中国第一个红色政权

——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整条河流穿行于崇

山峻岭之中，她源自炎陵，绕茶陵，穿攸县，

于衡东新塘镇洣水河口流入湘江。

千年流转的洣水河，养育着这里的代代

子民，她是农耕文化发祥地之一。中华民族

始祖炎帝神农曾在这里教民耕织，弘扬“农

勤于耕，士勤于学”的古训。刘三吾、李东阳、

张治、彭维新并称明清“四大学士”，素有“四

相文章冠两朝”的美誉。李东阳开创的“茶陵

诗派”在中国文学史上影响深远……这些曾

经在中国历史上演绎过叱咤风云的历史人

物，为养育过他们的洣水河，增添了一道道

绚丽夺彩而又厚重的历史人文景观。

穿越时空，我们似乎可以听到来自洣水

河畔，那茂密的丛林中，依然回响着古风、古

韵以及革命战争年代先烈们与敌寇周旋拼

杀的枪声。他们的汗水和鲜血浸入了这条历

久不息的河流，从未被人忘记……

游记

最后一个剃头匠
百夫长

师傅姓裴，是我们村最后一个剃头匠。

村中姓裴者仅此一家，但裴家并未因此受到

排挤。相反，裴师傅与邻居相处甚为融洽。究其原

因，除了裴师傅为人低调、待人和气之外，大概也

与他从事的职业有关。毕竟，剃头师傅做的是“天

下头等事业”，耍的是“人间顶上功夫”，村里的大

人小孩，见了他都不得不“低头”。

裴师傅的剃头工具颇为简单：一个推子，一把

剃刀，外加一把断齿的梳子。小时候，我分外害怕

让裴师傅剃头。他的那把推子实在太老，总是扯得

我头皮发疼。我更怕他手中那把寒光闪闪的剃刀。

他每次把剃刀在皮带上来回打磨时，我都会联想

到那句“磨刀霍霍向猪羊”。但害怕归害怕，每隔一

两个月，我都会被父亲抓去找裴师傅剃头。

打小，我就叫裴师傅“裴叔”。直到有一天，菊

香婶笑着说：“你该叫裴伯才对，他大你爸好几天

呢。”我回去找母亲求证。母亲想了想，说道：“身份

证上是你裴叔大，实际上你爸比他大几天。”母亲

的回答让我更加糊涂。后来，我便“裴伯”“裴叔”乱

叫一气，裴师傅一概笑呵呵地答应。

裴师傅家与我们家是邻居。我们那个村子不

大，村舍大都坐北朝南、由西向东一字排列。村道

在经过裴师傅家后，并没有笔直向东走，而是往

后拐了个弯，再拐回我家门前，随后往东一直延

伸到邻乡。村道拐弯的原因，是我们两家被一个

堰塘给隔开了。在裴师傅家灶屋和我们家猪圈之

间，塘面变窄，村人用石碑搭了座小桥，以便行人

和自行车通过。

小时候，我最怕天黑后经过那座小桥。听村里

老人说，那块石碑是从一处无名坟墓前挖出来的。

有一次，我去村西头玩得忘了时间，天黑了才往回

跑。刚跑到裴师傅家灶屋旁，我的心里已经开始打

鼓。我鼓起勇气，战战兢兢地往前挪动脚步。这时，

身后的小门突然打开了，一道亮光射了出来。借着

那道亮光，我飞奔越过小桥，然后向家里跑去。我

边跑边回头，看到裴师傅正坐在灶屋里喝酒。我跑

上我们家天井后，身后的那束灯光也随之消失了。

此后，每当我晚上要过桥时，身后经常会有一束灯

光照亮我。

进入新世纪后，镇上的理发室慢慢多了起来，

村里人很少再找裴师傅剃头，裴师傅便把剃头工

具收起来，一门心思开始种田，很快成了村里的种

田好手。后来，他成了村里唯一一个还在用牛犁田

的农人。七八年前，裴师傅没要儿女一分钱，靠着

自己种田的收入和早年的积蓄，盖起了一幢两层

的楼房。

裴 师 傅 是 三 年 前 去 世 的 。那 年 刚 忙 完“ 双

抢”，裴师傅在田里劳作时，突然晕倒在地。家人

送他到县城医院检查，竟查出患了绝症，并且已

到晚期。儿子要送他去广州治疗，女儿想接他到

省城享几天清福，他都执意不肯，只想回家待着。

回家后，裴师傅像秋后的树叶，一天天干瘪枯黄。

天气晴好的日子里，菊香婶把躺椅搬到院子里，

让裴师傅躺上去。裴师傅一边晒太阳，一边看屋

前的稻禾抽穗、扬花，眼里布满老牛临终前的忧

伤。裴师傅去世后，按照他的遗愿，儿女们把他葬

在了自家稻田旁。

今年暑假，我去屋前的水库里钓鱼时，恰好

路过裴师傅的坟地。坟堆上杂草丛生，芭茅长得

已有一人多高。旁边稻田里，风吹稻茬发出“呜呜

呜”的响声，仿佛正在诉说一个剃头师傅平凡而

真实的一生。

记事本


